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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基金会是适应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产物。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实践和研究经历了兴起和发展两个
阶段。学界普遍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社区基金会的特征、设立意义、运行机制、存在
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等，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但系统性、深度还不够。我国社区基金会在快速发展中，还存在自
主性不强、品牌影响力不大、功能定位不准等问题。当前，推进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和加强学术研究都极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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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4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基金会
起，社区基金会已有 100余年的历史。2008年深圳
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从那时以来，随着
全国各地社区发展治理的深入推进，社区基金会纷
纷建立起来，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社区基金会的
兴建，也促进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开展，二者形成了
良性互动。本文对我国社区基金会兴起以来在实践
和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作一回顾和评价，旨在更好
促进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水平
的提升。

1 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实践进展

从 2008年我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建立至今，
社区基金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借鉴国外经验到探
索本土化的因地制宜发展过程。如果从社区基金会
的发展程度和方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兴起和发展
两个阶段。
1.1 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兴起阶段（2008—2013年）

2008年 11月 18日，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
展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成为我国第一家以社
区发展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2008年因此成为
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的起点。随后，一些地方的基
层政府、民间力量开始探索设立社区基金会。在

2008—2013年间，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
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上海金山卫镇社区发展公
益基金会、江阴市陆桥社区关爱帮扶基金会、宁夏
上陵社区敬老养老基金会、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
基金会、上海洋泾社区基金会、佛山市顺德区逢简
社区建设基金会相继建立。在 2008年以前，一些地
方的社区虽设有“社区专项基金”，但不能独立运
行，只能依托其他基金会运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社区基金会。不过，因其具有社区基金会的部分
功能，一般被视为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前身。
社区基金会成立后，首先开展建章立制工作，

如制定基金会章程、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等。其次确
定自身的发展目标、愿景，从其内容来看，集中在社
区弱势群体的帮扶、慈善救助、推动社区教育发展
和社区设施建设方面。从一些社区基金会的名称也
可看出其职能和任务诉求，如宁夏上陵社区敬老养
老基金会、江阴市陆桥社区关爱帮扶基金会、深圳
市南坑社区圆梦慈善基金会。各地社区基金会的名
称不统一，也表明基金会的职能定位尚在探索中，
与同地区的慈善机构、社区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等在功能上不易区别，难以突出社区基金
会在社区资助、慈善资源管理、问题回应、社区议题
倡导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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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社区基金会的建立面临注册资金
门槛限制问题。社区基金会所依据的是《基金会管
理条例》，该条例规定基金会设立条件是：全国性公
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800万元人民币，地方
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400万元人民币，
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200万元人民币。
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在此阶段
设立的社区基金会中，有 4家社区基金会的注册资
金为 200万元，处于基金会最低的注册资金标准。
由于《基金会管理条例》是通用法规，对社区基金会
无专门特殊的要求，只有一个标准，原始启动资金
门槛限制了许多资金有限的社区设立社区基金会。
此外，社区基金会还面临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过
程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这些都
需要在探索发展中逐步解决。
1.2 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社区基金会在我国建立的初期，具有显著的民

间自发性特征。但随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深入开
展，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对社区基金会建设的力
度，社区基金会的数量增加，职能逐步拓展，发展质
量进一步提高，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由于行政力量的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环境得

到改善，数量增长迅速。社区基金会数量增长较快
的地区是深圳市和上海市，两个地区从 2014年起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培育和发展社区基金会的政策。
2014年 5月，深圳市民政局出台《深圳市社区基金
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并从 2014年底开始在
全国率先开展社区基金会的试点。作为深圳首批社
区基金会试点的光明新区也制定了《光明新区社区
基金会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 6月，上海市民
政局、上海市社团管理局印发《上海社区基金会建
设指引（试行）》，拉开了上海社区基金会全面发展
的帷幕[1]，普陀区在此之后跟进出台《普陀区社区基
金会管理办法（试行）》。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
台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上海全市共建立社
区基金会 73家，覆盖约 1/3街镇。2017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
意见》，《意见》指出：“鼓励通过设立社区基金会等
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乡社区治理领域。”这是
社区基金会首次被写入中央文件，表明了这一新兴
的社区社会组织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意见》的
出台，为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
撑，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迎来空前的机遇。
拓展社区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提高发展质量。

除上海市、深圳市外，其他省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
并开展基金会培育活动，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注重
完善发展质量。如成都市倡导“政府引导+社会化运
作”的运作方式，政府引导、培育、宣传社区基金会，
定期主持召开成都社区基金会研讨会，与社会各界
就社区基金会的设立、运营、治理等多项议题展开
交流。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多次主办社区基金会
主题的大型论坛，邀请各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专
业人士参加高峰论坛，并向全社会进行直播，以助
推社区基金会发展。北京、天津、重庆、杭州等地以
开放日、峰会、论坛等形式引导、宣传社区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的业务范围不仅限于传统的扶贫济困、
抚老救孤、助医助学等公益慈善项目，也包括社区
环境治理、矛盾调解、文化活动等社区多种项目。例
如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的业务包括支持社
区营造、城市微更新、社区赋能等项目，支持促进社
区发展治理的公共事业；苏州高新区（虎丘区）狮山
街道社区发展基金会将资助有利于社区治理及解
决社区发展问题的活动和事项列入业务范围。社区
基金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盘活社区资源，发挥救
助、教育、改善公共服务、促进公共事业发展的作
用，保障本地区的利益。
社区基金会在拓展业务的同时，还注重以社区

居民的需求为导向，服务民生，增强居民的幸福感、
安全感、归属感。如杭州市石桥社区发展基金会利
用原始资金建设智慧社区，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便
利化、智能化水平。由于社区的软硬环境整体提升，
社区所辖的经济园区经济效益提升，基金会“入账”
增加，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和认可；深圳市凤凰
社区基金会通过需求调研，从“人、文、地、景、产、
治”六个维度展开社区营造，倡议社区居民、社区所
辖企业、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热心人士加入，计划
通过 6 大项目和 35 个子项目完成营造社区的计
划。街道、社区以建立社区基金会为支点，撬动社区
多元主体参与，激发社区治理活力，突破社区治理
困境，其影响和作用已初步彰显。

2 我国社区基金会的理论研究进展

社区基金会在实践中的成效需要总结、凝练，
在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学界予
以回应，社区基金会的研究随之兴起。为了解本领
域研究的状况，本文以 CNKI期刊数据库为来源，
以“社区”“基金会”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
查得在 2008年我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成立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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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6篇相关文章，最早的一篇文章，是 2003年孙
倩发表的《美国的社区基金会介绍》，该文认为，社
区基金会能够解决社区中各种矛盾并改善社区的
福利状况[2]。虽然国内对社区基金会的关注可以追
溯到 1999年，如时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
的商玉生在有关中国基金会的发展机遇和战略的
研究中认为，“社区基金会将成为 21世纪初中国基
金会发展的更重要趋势之一”[3]，但这并非研究社区
基金会的专门文章。
社区基金会的研究在 2008年后开始活跃，成

果增多，查得 2008—2019年 6月，相关文章共 138
篇。进一步细分发现，在 2008—2013年社区基金会
兴起阶段，发表相关文章 22篇。其研究内容比较单
一，主要分析社区基金会的概念，介绍国外特别是
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及其实践经验，而对中国社区基
金会建设的成效、遇到的困难、发展的可行性等内
容涉及极少。在 2014—2019年社区基金会发展阶
段，发表相关文章 116篇（截至 2019年 6月）。借助
关键词分析文章研究内容发现，社区治理、模式、嵌
入等关键词频出，共计 35次，也有功能定位、美国
经验、中国价值等关键词。多数研究者将社区基金
会的研究置于社区治理背景下，重点研究社区基金
会的运行模式，分析论证社区基金会在我国发展的
可行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比第一阶段有显著进
展。下面重点对社区基金会已有研究内容进行总
结，以此了解学术界对社区基金会的认知和思考。
2.1 对设立社区基金会意义的研究
社区基金会在我国是新生的一种社区社会组

织，首先讨论其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自然成
为研究初期的内容之一。文章主要从社区治理创
新、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等角度对社区基金会成立的
意义进行探究。
社区基金会对创新社区治理的意义研究。王建

军和叶金莲认为，“社区基金会将是我国社区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潜力的切入点”[4]。社区在发
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通过有效利用社区基金会
可以破解。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官员将社
区基金会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作用归纳为四
个方面：丰富社区共治的主体、壮大社区发展的实
力、拓宽居民参与建设和发展的平台、促进社区机
制的创新[5]。社区基金会不仅激活了社区这个社会
中微小的单元，还创新构建了社区治理体系，对地
方治理也具有现实意义。
社区基金会对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意义研究。

社区基金会建立的初衷和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满
足社区内居民的需求。社区基金会被普遍地看作是
一个资源平台，是社区资源的“蓄水池”，社区建设
的“燃料库”[6]。饶锦兴、王筱昀认为，社区基金会引
导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捐赠人、草根社会组织关注本
地社区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慈善事业的途
径。不仅资助者的捐赠热情被激发，社区居民的需
求也得到了满足[7]。
2.2 对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
因观察的视角不同，对于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模

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类，一是从资源供给主体出
发，将我国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模式分为政府主导
型、企业主导型和居民主导型；二是从管理过程角
度来审视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模式，包括混合模式和
类聚集模式。
从资源供给主体角度分类的研究。政府、企业

和居民是社区基金会资源供给的三大主体，由此形
成三种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政府主导型、企业主
导型和居民主导型，但哪一种是最为理想的运行模
式，在学界还未达成共识。徐家良、刘春帅认为，
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最为理想的模式，政府可为社区
基金会提供资源平台，支持公共服务项目的运行[8]。
但何立军、杨永娇和刘萌萌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
只有在居民主导的模式下，社区基金会才能深度嵌
入社区[9-10]，充分吸纳社会力量，避免社区基金会陷
入“行政化”的老路[10]。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主
导型社区基金会更具优势。何海兵在调研了桃源
居、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等我国发展较早的社区基金
会之后，认为企业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具有可行性并
且有助于社区微观治理[11]。
从管理过程角度分类的研究。西方社区基金会

的运行模式主要有银行模式和聚集模式，而我国社
区基金会的运行模式兼具银行模式和聚集模式的
特征，被称为混合模式，如我国成立最早的社区基
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模式
就是混合模式。我国部分社区基金会的运作还不是
成熟的聚集模式，可以被称为类聚集模式，如深圳
市南坑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模式就属于类聚集模式。
章敏敏、夏建中认为，聚集模式是我国社区基金会
运行的理想模式，并从工作重点、明确角色承担及
处理横向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12]。
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对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的

分类有所差异，但达成共识的是，不同运行模式的
社区基金会具有不同特点，各自在运行中都面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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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困难。
2.3 对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困境的研究
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在建立

和运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少新问题。学界认为，
主要是合法性、资源、内部治理等方面的问题。
社区基金会发展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研究。社区

基金会源自美国，但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发芽就不能
不考虑适应性问题，合法性是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范斌和朱志伟认为，现有研究对
合法性问题的关注不够，在实践中因为缺乏合法性
基础，社区基金会存在“低调工作，先不要宣传”的
倾向[13]。吴磊认为，制度生产的滞后导致社区基金
会实践的合法性缺失。很多基金会邀请现任或已退
休的政府官员担任领导职务，或出席各种活动，以
显示出受到体制内认可的事实[14]。
社区基金会的资源不足问题研究。社区基金会

作为推动社区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需要
资源的支持。何立军和杨永娇考察深圳实践后认
为，政府和企业为社区基金会提供的资源有限，单
纯依靠外部的投入会导致社区基金会服务区域狭
小、僵化，陷入内部资源开发难度大的困境[9]。田蓉
认为，资源可持续性不足的原因是，目前作为“准资
源平台”[6]的社区基金会主要依赖政府或企业的投
入，而政府和企业自身的不确定因素都将影响社区
基金会的资源获取。
社区基金会内部治理问题研究。社区基金会从

外部获取资源不仅有难度，内部建设也存在问题。
胡小军、朱健刚等通过调研全国 20家社区基金会
认为，社区基金会存在内部治理“失灵”问题，包括
社区基金会的产权属性、产权关系复杂且不明晰，
基金会内部财务管理不专业等问题[15]。李晓燕认为，
社区基金会在嵌入社区时普遍缺乏慈善理念，因此
开展的项目往往缺乏对居民需求的回应[16]。
2.4 对促进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对策研究
社区基金会在中国方兴未艾，这一组织逐渐显

示出其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解决社区治理难
题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社区基金会在现阶段的发
展中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但学界仍在探索
社区基金会如何能在中国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
环境下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
展对策。
完善有关社区基金会的法律政策的研究。原珂

等人研究发现，英美社区基金会能够长足发展得益
于政府的宏观政策支持[17]。杨伟伟认为，优越的政

策环境是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相关部门
应秉持宽松、支持的原则，制定有利于社区基金会
发展的法律政策[18]。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对社区社会组织提
出了若干发展的政策和要求，有助于为社区基金会
下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开拓多渠道的资金来源的研究。社区基金会有

笔小资金就可以撬动大服务，有了小投入甚至可以
激发大活力。资金是社区基金会生命力的保证，社
区基金会的资金可通过政府、企业、居民等多方获
取。李晓燕认为，政府捐赠主要通过民政部门的拨
款支持，这是我国社区基金启动的一个根本动力
源。企业是支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它在资金管理、资金链接方面有天然优势[16]。徐宇
珊、苏群敏认为，社区基金会的“形”在于资金的筹
集、管理和使用三个部分。居民的参与则是社区基金
会的“神”，居民要转变捐赠人都是企业或者富人的
想法，工薪阶层也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参与捐赠[19]。居
民有权参与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全过程，不仅能够享
受基金会带来的价值，也能监督基金会的运行。
社区基金会加强自身建设的研究。自身建设落

后会成为制约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阻力。杨伟
伟认为，应从人才培养、资产管理和公益营销三方
面优化社区基金会的内部建设[18]。乔宏彬强调社区
基金会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专业化，要加强人才在
资金筹集、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系统培训。同时，他还
提到应该完善社区基金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将管理
置于制度的框架之内[20]。

3 社区基金会的实践和研究简评

社区基金会在我国的实践和研究经历了兴起
和发展两个阶段，无论实践还是研究都有较大进展，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一些挑战。
3.1 社区基金会的实践简评
我国社区基金会经过 10余年的建设历程，在

数量规模、运行模式和机制、服务能力等方面都有
不小进步，成为我国社区发展治理中的一支不可或
缺的力量。但是，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公益性、慈善性
社会组织，因发展时间不长，可借鉴的经验不多，还
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社区基金会的自主性不强。社区基金会一般由

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推动设立，但目前，在
我国城市，社区基金会的发起或设立主体多数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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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政、街道等，使社区基金会的行政色彩较浓，对
政府的依赖性强，难以自主开展工作，独立运行。因
此，基金会的服务领域集中在社会救助单一领域，
对象聚焦为社区弱势群体，注重慈善、公益活动。在
政府推动下设立的社区基金会业务范围有限，灵活
性不足，只是将过去由民政部门承担的社会救助功
能直接转移到社区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功能角色定位不准。社区基金会的

功能主要表现为资源平台功能、捐赠者服务功能和
社区建设的参与者功能。目前不少社区基金会都以
资助、公益服务作为组织的宗旨，希望在社区中充
分发挥筹集、使用和管理资金的作用，常常采取输
血式的资助方式，无法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不
少社区基金会还未将自身定位为社区建设参与者，
未完全将参与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社区互助氛围营
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等任务纳入自身功能中。
社区基金会欠缺品牌影响力。中国社会组织公

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末，中国内地
在民政部或地方登记的各类基金会已达 7 225家，
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基金会，
它们建立时间较早，资金来源多元，专业人才丰富，
活跃在慈善公益领域，类似的基金会在中国树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较强的慈善影响力。反观现
有的社区基金会，普遍比较弱小，在树立品牌形象
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它们除在某一社区内能为居
民熟知外，难以将影响力拓展到其他社区或城市。
在未来以质量提升为重点发展阶段，社区基金会如
何提升品牌影响力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社区中的很多潜在资源未被激活，居民、社区

组织在寻找合适的渠道参与社区建设方面还存在
困难。在未来，社区基金会将成为社区的标配，为社
区的可持续发展凝聚多方资源，开拓多种参与渠道。
社区基金会拥有长期且稳定的支持系统尤为关键，
社区基金会在设立和发展初期，依靠政府出资帮助
是必要的，但社区基金会的持久运行还需要自身具
有聚合资源的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3.2 社区基金会研究简评
纵观 10年来在社区基金会领域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都力图阐释社区基金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通过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个案分析总
结典型经验，针对社区基金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
出对策建议。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在研究方法和研

究内容上形成了一些特点。
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社区基金会的研究呈现

出从宏观理论阐释到微观具体问题研究的取向，多
种研究方法被综合运用。在社区基金会研究的初
期，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区治理和发展创新的
需要，来自于为社区基金会的建立寻求理论依据的
需要。不少研究者将社区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
种类别，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区基金会的价值、功
能等方面进行理论阐释。而且以西方的理论和实践
为基础和依据，结合中国的实际探讨社区基金会在
中国设立的必要性、合理性，功能和任务定位，以及
运行和发展的条件。研究视野较为宏观，在方法上
多采用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等较为传统的研究方
法。随着社区基金会的开展，相关研究开始转向对
国内一些发展较早、较好的社区基金会的实际运作
研究上，注重采用调查研究、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
的方法，力图通过发掘典型，总结提炼经验，加以推
广，使社区基金会研究由偏重理论分析和定性研究
转向注重实践问题和实证研究。特别是 2014年后，
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发展困境、运行模式等，逐
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从前期“价值导向”转为
“问题导向”，体现了从宏观抽象到具体问题研究的
务实态度，较好地回应了实践的需要。
在研究内容方面，呈现出从国外借鉴引进到本

土化研究的取向，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逐渐成为主流。在社区基金会研究的初期阶段，国
内研究较多介绍国外社区基金会创建的理论基础、
实践做法、典型案例，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移植借
鉴色彩。但随着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随着社区
治理创新的进一步深化，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实现
社区基金会研究的本土化，更好地服务和指导我国
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开始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目标
和发展方向。这一时期更多研究开始把社区基金会
置于社区治理大背景下，研究社区基金会在社区治
理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如何提升基金会的公信力
以及服务能力，立足于从社区基金会运行发展的法
规制度、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探析治理路径。
不过，总体上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

深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进入新阶段，
如何健全社区基金会运行机制，完善治理结构，提
升服务能力，更好成为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有效
工具和平台，现有研究还有短板，难以有效回应现
实需求，这些问题应该成为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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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munity foundation is the produc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community foundation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used to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ment significance, operation mechanism,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case and comparing, and there appeared a good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However, the systematicness and depth are not enough. Although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in China
has recently developed quick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autonomy, insufficient brand influence, inaccu－
rate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so on. At present, it’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unda－
tion and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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